基于项目化学习的高中历史智慧课堂实践研究

——以深化“家国情怀”为例

施海涛
摘要：新世纪的巨大变化需要构建21世纪学生的核心素养，但当前基础教育主要是以继承人类历史文化成果为逻辑主线，不能完全满足新世纪育人模式的需要。“项目化学习”和“智慧课堂”都是针对当前教育现状和未来教育需求提出的具有创新性的教育模式，两者具有交融的可行性。笔者在教学实践中以深化“家国情怀”为例进行了基于项目化学习的高中历史智慧课堂的探究，将“项目化学习”与“智慧课堂”相结合，围绕提升学生的“家国情怀”素养，引领学生从历史的“读者”转换为历史的“参与者”，在实践中核心素养的养成变得更加深刻与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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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学习和智慧课堂等新教育模式成为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中关注的热点，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对当前基础教育的育人模式能否培养出适应21世纪人才需求的忧虑。在已经过去了近四分之一的新世纪里我们看到了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的日益加速和信息的大爆炸，学生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海量的信息资源和泛在的学习交流，传统的教育模式面临新的挑战，学生需要具备更广泛的素养技能来适应未来的需求，因此，构建21世纪学生核心素养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在21世纪之初，美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纷纷出台了有关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我国也于2016 年提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报告。仔细对比各素养目标，可以发现它们在具体的文本表述上虽有不同，但其宗旨都指向培养包含“自主性、社会性、文化性”等全面发展的人（图1）。所谓的自主性，不仅强调学生需要具备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能力，而且重视与学生个体自我调适密切相关的生理与心理健康等维度；所谓的社会性，则涵盖社会参与和责任意识两个方面，社会参与主要表现为通过对学习者合作精神、团队意识和沟通能力的培养，促进个人的发展；责任意识则是能够尊重他人的权益、关注社会公共利益，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所谓的文化性，既包括人文底蕴又包括科学精神，人文底蕴指向的是对情感、审美和价值观的培养，科学精神强调的是逻辑思维、实证研究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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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全面发展的人
在当前基础教育中，“继承人类历史文化成果是学校教育的逻辑主线。在这条逻辑线索中，学生的学习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孤立；二是强计划、强控制性。学生与他人、与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没有实质性的关联。”[1]这种状况在人文学科尤为明显。以笔者所教授的历史学科为例，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历史教学的调研，我们发现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当前高中历史教学普遍存在以下三个不足：对学生思维品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足；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不足；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不足。在现代化日新月异的时代，知识并非不重要，甚至于更加重要，但是比知识更加重要的是获得知识的方法、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指出：“普通高中的培养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着力发展核心素养，使学生具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具有科学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发展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2]有鉴于此，我们在教学中进行了基于项目化学习的高中历史智慧课堂的探究，尝试将项目化学习与智慧课堂相结合，着力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以适应社会的巨变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

一、“项目化学习”与“智慧课堂”融合路径的探究

（一）“项目化学习”与“智慧课堂”概述

项目化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和智慧课堂（Smart Classroom）都是针对当前教育现状和未来教育需求，提出的具有创新性的教育模式。

1.项目化学习
所谓项目化学习，是指学生在一段时间内对与学科或跨学科有关的驱动性问题进行深入持续的探索，在其调动所有知识、能力、品质等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并形成公开成果的过程中，形成对核心知识和学习历程的深刻理解，并能够在新情境中进行迁移应用。[3]具体学习流程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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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项目化学习流程图[4]
这种学习方式体现了学科与学科的混合、线上与线下的混合、多种学习方式的混合等特点。从项目式学科实践活动来看，可以分为科学探究类、设计开发类、社会调查类和综合应用类四种典型范式。在项目学习中，依据教学内容的颗粒度又可以将项目式学习分为三大基本类型（表1）。

表1  项目式学习的基本类型
	类型
	特点

	整体项目类型
	内容涵盖整个学科或跨学科，培养学生综合性问题的解决能力，促进学生学习品格和整体人格的健全发展，项目研究时间较长。

	中级项目类型
	学科内知识的融通或延伸，通常与学科大概念相关，通过完成相关的任务来掌握相关学科的核心素养。

	微型项目类型
	将课程内容进一步细分为具体的小单元，将特定的概念、技能或任务作为一个微型项目，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的内容。项目研究时间较短。


因此，项目化学习的重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指向核心知识的驱动性问题的设计。驱动性问题的设计是项目化学习的基本特征，项目学习成功与否与驱动性问题的质量密切相关。

首先，高质量的驱动性问题需要指向学科本质的大概念，在信息化的时代，知识获取方式的改变使得知识碎片化比较严重。“高质量的学科本质问题能将学科中零散的、孤立的知识和技能整合起来，揭示学科发展中真正持久而重要的问题。”[5]其次，高质量的驱动性问题要具有真实情境性。项目化学习是一个借助已知探究未知的过程，为了让已知与未知之间发生更广泛的联系，我们需要创设“真实情境”，所谓“真实”包含两个层面：“所学知识和能力的真实，是指学生习得的知识和能力是可以在人类世界中真实使用的；所运用的思维方式的真实，是指学生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是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迁移的。”[6]在真实情境中，学生将面临真实的问题和挑战，这就需要迁移、转换已知的知识技能，并产生新知识技能。这种实践性的学习方式，能够帮助学生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实际应用的能力，有利于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社会参与能力。再次，高质量的驱动性问题要具有可持续性和开放性。一个好的项目不仅能够在短期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且能够在长期内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使他们能够持续地关注和参与其中；开放性问题能够给学习者更大的自主决策空间，鼓励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和解决问题，培养他们批判性思维能力。
第二，制定项目活动的评价标准。

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最好的学习结果通常源自某种特别的社会交互：教师、学生以及共同体成员在共同的情境性活动中建构共识。”[7]制定项目活动的评价量规就是“交互”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项目化学习在开展过程中难免有各种问题，因此建立具有指导意义的评价量规就显得尤为重要。对学生而言，量规为学习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步骤，能够使其更好地规划自己的学习过程并且培养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对教师而言，量规是对学生进行过程性和结果性精准评价的依据。

在设计评价量规时，需要师生共同参与，从而将教师的专业知识和学生的思维品格相结合。鉴于项目学习问题导向、学生参与的特征，评价维度应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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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项目学习的评价维度

这些评价维度可以相对全面地评估学生在项目化学习中的表现，以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但是在评价过程中要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多元化的学习成果，要采用灵活多样的评价方法，以确保评价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第三，项目成果展示。

在项目化学习中，项目团队通过合作构建的项目成果是学习成效的外在表现。项目成果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实体模型、数字作品、艺术作品、实验报告和研究论文等，具体形式取决于项目的主题和目标。学生通过构建人工制品将课堂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不仅可以培养实际操作的能力，而且能够认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与差距，从而加强对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同时构建人工制品的过程也同样是团队合作的过程，有助于提升学生人际交往能力。

2.智慧课堂

所谓“智慧课堂”是以现代信息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依托，基于数据采集分析的精准教学。其核心机制是“通过信息技术采集教育过程中的各种微观数据，量化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表现，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精准学情分析、有效教学策略选择和针对性明确的补偿教学。”[8]相对于传统教学，智慧课堂教学具有“教学决策数据化、评价反馈即时化、交流互动立体化、资源推送智能化”的特点[9]。具体表现为通过对学习者学习行为和学习成果等数据的分析，为教学提供有据可依的支持，辅助教师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教学决策；借助信息技术，教师和学生可以实现泛在交流，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特性进行教学资源的智能推送，可以帮助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其具体学习流程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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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智慧课堂教学流程图[10]

（二）项目化学习与智慧课堂融合的可行性
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发现项目化学习与智慧课堂在育人理念上具有很多的共性，如：

1.以学生为中心。项目化学习倡导自主学习和团队合作，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智慧课堂通过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水平和需求，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策略，提倡个性化学习。

2.知行合一。学习并不仅仅是对知识的接受，更是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实践活动来运用。无论是项目化学习，还是智慧课堂，都秉持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理念。项目化学习以项目为载体，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深度学习；智慧课堂通过新的技术方式提供丰富的虚拟实验、模拟操作等学习环境，使学生在实践中获得直观的学习体验。

3.“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并重。“结果评价”通过预设的学习指标，对学习成果进行量化评估，但是学习是一个动态过程，我们还需要观察知识是如何累积的、技能是如何增长的、价值观是如何涵养的。项目化学习的评价机制不仅关注学生的最终成果，更关注学习过程中的能力培养；智慧课堂则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 能实时记载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 从而做到基于数据的精准评估。此外，项目化学习和智慧课堂也有极强的互补性。项目化学习提供了一种“社会实践前置化”的学习理念，智慧课堂则在收集信息、共享资源、远程合作和观测学习进展等时间方面推进项目的进程，具体的应用如表2：

表2 智慧课堂在项目化学习中的应用
	项目
	措施

	数据支持
	1.可以通过在线测评或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2.记录和收集学生的学习行为和进度，如完成项目的进度、参与度、协作情况等

	
	3.提供可视化的数据报告和学习分析工具

	利用在线协作工具促进团队合作
	1.在线讨论区让同学们进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讨论

	
	2.通过协同编辑工具，让同学们一起完成写作、研究等任务

	
	3.实时查看同学们的成果并进行反馈

	利用虚拟实境技术增强学习体验
	1.提供历史图景的3D复原图

	
	2.构建虚拟场景


项目化学习和智慧课堂在理念上的一致性、在实践上的互补性使得两者的融合不仅可以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也可以为教师提供方便、高效的教学工具，助力高质量教育的发生。

二、基于项目化学习的高中历史智慧课堂的实践

为了探究项目化学习与智慧课堂融合的路径，笔者带领学生进行了为期4周的课堂实践。依照项目化学习的基本要求，设计分为驱动性问题的设计、关注于学习目标的项目活动评价标准的制定、以学生为主体的项目实践和有形的成果展示四个环节。

（一）指向核心素养的驱动性问题的设计

我们将驱动性问题设计为“如何通过历史学习，深化对家国情怀的理解”。之所以选择该问题，是因为“家国情怀作为最高层次的核心素养，是历史课程中历史价值观教育的根本归宿。”[11]通过“家国情怀”的培养使学生达到“四认同⼀尊重”，即对祖国的认同感、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和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12]从而塑造健全的人格，使“全面发展的人”在历史教育中提升。但是，有关情感和价值观的教育又是非常困难的，它有赖于正确学习方法潜移默化，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再回到“灌输”教学的老路上去，学生需要通过多样化的学习和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感受，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项目活动的评价标准的制定

依据项目活动评价的维度，结合此次活动的特点，我们设计了本项目活动的评价标准（表3）。
表3  项目活动的评价标准

	评价维度
	评价项目
	评价标准
	评价主体

与权重

	知识维度

A
	知识准确A1
	A1-1能否准确地描述和解释历史知识
	学生自评

（20%）

组员互评

（40%）

教师评价

（40%）

	
	知识深度A2
	A2-1能否对史事提出合理的解释并进行论证
	

	
	知识迁移A3
	A3-1是否能将所学历史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A3-2是否能通过已知史事探究现实问题
	

	实践维度

B
	协作参与B1
	B1-1区分学生在团队中的角色和贡献

B1-2能否有效地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
	

	
	反馈调整B2
	B2-1能否依据伙伴的合理意见进行调整

B2-2能否依据项目实践过程自我改进
	

	产品维度

C
	完整性C1
	C1-1是否完成任务和要求，并清晰准确地呈现和解释项目结果
	

	
	创新性C2
	C2-1能否提出创新思维和解决方案，从不同的角度解决问题
	


（三）项目实践

针对“如何通过历史学习，深化对家国情怀的理解”这一驱动性问题，在项目研究中由于学生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不同，再结合教材活动课的设置，他们分成不同的组从不同的方向进行探究，分别是：“从家书中体会家国情怀”“从蚌埠一中校史看近现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从中国古代疆域图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这就构成了该项目的3个子项目，我们选取其中一个子项目的研究过程进行展示。
1.确立子项目驱动问题

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家书中体会家国情怀。

2.设计子项目学习目标及达成策略

活动目标的达成需要“以时空观念和史料实证为切入点，以唯物史观为统领，着力提升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与家国情怀品质。”[13]基于此，活动确定了如下目标，并依据目标要求来设计达成策略。

目标1 ：收集、分析不同时期的典型家书，感受书信作者的个人际遇，理解“家国情怀”的基本内涵。

这需要学生能够基于“家国情怀”这一主题，从论文、史籍和网络等多种渠道获取契合主题的典型家书；通过文本阅读，分析这些家书所涉及时空背景中的“人”与“事”，从而将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关系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与理解；能够对史料进行整理和辨析，认识不同类型的史料所具有的不同价值，并尝试运用史料作为证据论证自己的观点，以更准确地探究家书中对“家国情怀”的表达。

目标2：比较典型家书，分析“情怀”的变与不变，探究家国情怀的影响。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学生需要将家书依照时间、主题等进行分类，找出其中的共性与差异之处，观察家国情怀是如何表现以及如何演进的；通过深入挖掘各种历史背景下社会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因素对于“情怀”的影响，从中总结出影响“情怀”变化的因素；在探究家国情怀的影响时，通过开展对社会群体或者具有特殊经历（如战争幸存者）等对象进行调查和访谈，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观点，了解家国情怀对于个人生活、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建设等方面的影响。

目标3 ：通过项目活动，掌握撰写分析报告的基本能力。

学生要形成记录每一项研究成果的习惯，在此基础上相互交流和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成员之间的分工合作写出完整清晰、合乎规范的研究报告，研究报告应该包括研究的背景、过程和成果等基本方面。

3.项目活动实施过程

因为此项目研究的丰富性，本组又将成员细分为古代书信组、近代书信组和现代书信组。依据驱动性问题和目标达成策略，各组在教师的引导下，构建学习流程，协商工作分工。我们以近代书信组为例。
首先，围绕项目任务，开展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

通过对所搜集材料的梳理，学生了解到中国的家书文化源远流长，由于是写给小范围至亲的，所以字里行间表露的是最真实的情感，具有丰富的育人资源和极高的史料价值。为了更深入了解近代的家书，学生们走访了图书馆和历史博物馆，采集并整理相关信息，同时，他们也通过网络搜索相关的研究结果和解读，整个研究过程通过“智慧课堂”进行讨论和分享。比如学生利用假期在参观安徽博物院时，在展厅里看到了齐国庆烈士的家书，内容如下：

一、家庭的——生死无足介介，大哥诸弟均能安慰堂上：在父母方面，以为（我）病逝可矣，不必感伤！吾妻尚青春，倘拘守节谬见，殊为人道。有相当配侣时，当以再醮为宜！二、个人的——余素抱乐天观，生也如寄，死也如归，物质不灭，浩然正气常存……三、社会的——廿五年来，于社会无微功，然亦无愧。“社会”是整整的有机体，新陈代谢细胞不绝变更，且有绝失庸何伤乎！

十七年九月

庆于南京卫戍司令部看守所中。[14]

读完家书，学生在感动之余，特别想了解烈士的生平，想探究是怎样的成长经历才能产生如此深厚的家国之情，为此他们查找了《太和县志》，里面记载到：

齐国庆（1902—1928)……1923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初，担任中央大学党支书记……1928年5月5日，由于叛徒告密，国庆和他的几位战友一同被捕。敌人使尽花招，不能动摇他的革命决心；酷刑用尽，不能摧毁他的钢筋铁骨……遂于9月27日，就义于雨花台。[15] 

他们又通过“安徽党史方志网”等网上资料，进一步完善丰富了齐国庆烈士的生平细节。齐国庆出身于进步士绅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上中学后对军阀统治的黑暗现实极为不满，向往革命、思想进步，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入党后组织党员、进步青年参加请愿抗议活动。被捕后，置生死于度外，从容就义。了解一个人的生平对于理解其思想和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成长环境、家庭背景、教育经历都会塑造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样不仅可以全面地分析该人物内心世界以及其行为动机，还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其背后原因的理解。
其次，依托重大问题，探究家国情怀。

在整理近代家书的过程中，同学们产生了一个疑问：家书呈现出来的家国情怀在不同的阶段具有哪些异同？差异性巨大的个体为什么会有共性？该组学生通过分析有代表性的家书（表5），总结出了一些规律。

表5 部分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家书
	人物及

写信时身份
	写信时间

及对象
	信件主要内容

	林则徐

（钦差大臣）
	1839年写给长子林汝舟（告知赴粤）
	借用路途“风涛险恶”类比，希望子女走上社会后，要站稳脚跟；待人接物时要“虚心和气”；关心家人的健康和学习。

	曾国藩

（两江总督）
	1872年写给长子曾纪泽
	作为遗书对子孙提出的修身之道：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左宗棠

（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876年写给四子左孝同
	自己患荨麻疹的痛苦；教子女多读书；作文多做“小题”；不让亲属来新疆大营，以防公权私用并以己财资助其回乡。

	林觉民

（同盟会员）
	1911年写给妻子陈意映
	对妻子和孩子们的牵挂；鼓励她坚强面对困难；为国家富强而不惜牺牲的决心。

	梁启超

（任政府财长后辞职，后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16年—1928年写给梁思顺、梁思成等子女
	教育子女从容面对生活；思报社会之恩；尽力立业；治学要多方取益；对子女“对着月想你们”。

	齐国庆

（中共党员）
	1928年就义前写给亲人
	对父母妻儿的挂念与安排；坚定的革命信仰；大义凛然的无畏精神

	谢晋元

（国民革命军524团团附）
	1937年淞沪会战前写给妻子凌维诚
	日寇侵略，国家面临亡国灭种之祸，对国家发自肺腑的爱、对亲人难分难舍的情。

	陈毅

（新四军领导）
	1939年5月写给双亲
	报喜不报忧；分享抗击日寇胜利战绩，宽慰双亲之牵挂。


通过分析晚清时期的林则徐、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家书可以发现，他们作为幼读四书五经、长为封疆大吏的晚清重臣，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的思想对其影响巨大，因此他们在信中都表现了对子女在道德修养、责任承担上的期许。

选取的1912年-1949年的家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林觉民、齐国庆和谢晋元等人在面对生死时的抉择。他们虽然身份各异、党派不同，但在国家经历黑暗和侵略时，他们将自己与祖国更加紧密联系起来，舍小家为大家，在不舍与无奈中体现了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对国家发自肺腑的爱、对亲人难分难舍的情，今天读之仍让人动容。另一类是梁启超，他在写信时并没有受到死亡的威胁，唯其如此，更能体现出家书的常态。他们的家书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个人成长与追求，还通过文字传递给亲人一种关怀与爱意，反映出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们对于国家、家庭以及自身发展的思考与决策，在不经意间体现了浓浓的爱国情怀。

我们将整个近代时期贯通可以发现注重道德伦理、强调家国之情是不同时期人物的共性。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共性呢？学生经过探究获得这样的认识：在近代历史上，政局动荡、社会黑暗与外部侵略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国家和个体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保护家国成为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另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孝道、忠诚、爱国等都是受到高度推崇的品质，在近代家书中体现出的家国情怀就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延续与弘扬。

第三，拓展延伸材料，分析家国情怀的影响。

在理解家书背后的家国情怀后，同学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这样的家国情怀对个人和社会有何重大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除了查找资料，他们还采用访谈调查等方法探究。

对个人而言，当一个人拥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时，不仅可以增强个人的自尊心和归属感，更加自豪地展示并传承自己所代表的价值观念，而且更愿意以实际行动支持社会事业、参与公益活动等。在个人面临挫折或困难时，家国情怀可以成为一种内心力量的源泉，它能够给予信念和勇气去战胜困难，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目标。

家国情怀对社会层面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强烈的家国情怀可以促进社会团结和凝聚力，这种凝聚力有助于建立一个稳定、和谐且具有向心力的社会。当国民对自己的国家充满热爱时，他们会以积极、友善的态度与外界互动，展示出本土文化的魅力和价值观念。

4.有形的项目产品展示
有形项目产品是项目化学习不可或缺的环节，“学习科学研究表明，学生在创造人工制品的时候学习效果更好，因为人工制品是知识建构的外在表现。”[16]在本项目中，学生完成了一篇完整的研究报告，并制作成了实物和电子两种形态，实物产品在班级中做了展示，并被学校收藏。电子产品通过“智慧课堂”分享给了全校同学。
三、基于项目化学习的高中历史智慧课堂实践反思
“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方式，绝非简单地知识灌输，而更强调理解和实际应用。在本项目中，以“家书”为载体，让学生亲手触摸历史，与历史人物共情，带动他们对历史的主动探索和深入理解。学生从历史的“读者”转换为历史的“参与者”，学科素养的养成也因此变得更加生动与深刻。教师的角色也在“项目式学习”中发生重大转变，他们需要由传统的知识传播者转向知识的引导者，帮助学生设立合理的学习目标，设定研究问题，提供研究策略等。在这一系列过程中，教师应坚守“引导者”的角色，决不能因为项目开展的不顺利就“越厨代庖”，失败也是学生成长的收获。
要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虽然这是历史课的项目，但是当学生开展活动的时候，运用的是他们掌握的全部学习技能和知识而不会只局限在历史学科中，因此在活动之初要预设到可能会交叉到的学科，可以寻求各科老师的配合，利用其他学科的教学资源，将各种知识进行整合。

基于项目化学习的高中历史智慧课堂对高中历史学习模式的发展和完善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归根结底它们都是促进素养增长的教学手段，在实践的过程中不能为了项目而项目，要以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为目标，因“课”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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